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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養老院 上海封城 維權

上海東海養老院：老人去世一年後，討要真相和賠償的家屬們

「你再混亂，既然事情發生了，你們醫院要拿一個錯了就錯了的態度來，要面對現實、解決問題，不是一味地迴
避。」

上海封城 大陸 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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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約撰稿人 朱暹） 


今年2月底，張愛娟一行人終於去醫院確認遺體。


「瘦得皮包骨，嘴巴張得很大，脖子伸得很長，人是曲捲的，腳彎着的，一看就不是正常的死亡......老人

完全是在一種飢餓、扭曲的狀態下死的。」

張愛娟的婆婆於去年3月29日在上海市周浦醫院去世。老人原本住在上海東海老年護理醫院（下稱「東

海」），由護工照顧，已近四年。離世前幾日，她被東海以「核酸陽性」為由，轉運至上海浦東新區周浦

醫院（下稱「周浦醫院」）。後者為上海首批新冠肺炎救治定點醫院之一。

去年3月，上海多家養老院發生院內感染。被稱為「上海規模最大的老年護理醫院」的東海亦爆發感染，陷

入混亂，數名醫生、護士和護工外出隔離。東海通過護工公司和家政中介招聘了幾批臨時護工，但部分新

護工並無護理經驗，許多無法自理的病人得不到正常照顧。

一位在東海去世的核酸陰性老人的家屬相信，家人是因缺少照護而「餓死」。當時，他從其他家屬等各方

了解到，院內死亡老人數量保守估計在100人以上。真實數目不得而知。


去年6月，上海解封后，部分家屬陸續前往東海交涉。多位家屬稱，核酸陰性逝者可得到1.5萬元「慰問

金」，陽性逝者3萬，有人則經過長達幾小時的談判後得到5萬。也有少數家屬仍在四處奔波，尋求真相，

不願妥協。52歲的張愛娟就是其一。一年過去，老人遺體仍被保留在周浦醫院的冰櫃中，至今未火化。


老人去世半個月前，張愛娟的丈夫剛收到東海護工發來的視頻。鏡頭中，一位胖胖的老太蓋着毛毯，坐在

窗邊曬太陽，精神不錯。護工對她說：「阿拉（我們）拍支視頻發兒子看噢，讓伊（他）放心噢。」她

「嗯」地應聲。

張愛娟後來得到的種種證據顯示，婆婆的死亡確實存在不少謎團。「我替我們家老人感到冤屈，她不該死

啊。」



2022年4月6日，中國上海，醫護人員對行動不便的老人進行核酸檢測。

荒謬的核酸 


東海院內感染前，張愛娟的婆婆已在這住了快四年。東海老年護理醫院是光明食品集團旗下的一家國有衛

生事業單位，成立於2002年，目前床位約1900張，集「老年護理、老年醫療、老年康復、臨終關懷」於

一體的醫養結合服務，下設心內科、神經內科等10個臨床科室，以及24個病區。此前，除了19病區有接

收外院轉入的骨科病人外，其他病區大多為有基礎病、癱瘓或失能的老人。

去年3月24日，東海一名醫生給張愛娟打來電話，稱老人被感染，將轉運到周浦醫院。她詢問是否有陽性

報告。對方說沒有，又表示自己在外隔離，不知道老人情況，讓她打醫務科的電話。

因醫院沒有出示陽性報告，年近百歲的老人還在骨折恢復期，張愛娟不同意轉運，希望老人能留在東海。

醫務科科長向她表示會去申請。次日，張愛娟又打去電話，科長表示昨日有14人轉運，還沒來得及轉運她

家老人。張愛娟重申「不要轉運」的訴求。

轉運是貫穿「動態清零」的重要一環。去年3月上海爆發感染初期，在方艙醫院未建成之前，陽性患者會被

轉運至上海新冠肺炎定點醫院治療或觀察。3月24日，上海嘉荷新苑方艙醫院作為首個投入使用的市級方

艙，主要收治輕症和無症狀感染者，開啓了上海方艙隔離的序幕。有報導稱，去年4月初江蘇和浙江省也向

上海「支援」，為陽性患者的密接者提供跨省隔離的酒店房間各3萬間。

接下來幾天，另一東海工作人員接聽時稱，老人情況很好。張愛娟要求拍攝老人的視頻給他們看看，對方

應允，但一天天拖着，始終沒有傳來。她每天兩三個電話打去，直到對方讓她不要老打電話，「你們老人

很好的。」



那些天，她和丈夫都睡不好、吃不好，心煩氣躁，很擔心有什麼事情要發生。 


擔憂在29日被驗證。晚上接近9點時，周浦醫院打來電話稱，老人在上午10點55分過世了。張愛娟一下子

無法接受。一是他們並不知道老人已經被轉運至周浦，二是老人過世10個小時後家屬才被通知。

張愛娟追問，老人何時從東海轉到周浦。對方稱是3月28日上午9點。但29日白天，她打電話問東海時，

對方仍表示老人「很好」「放心好了」「有人照顧的」。「所以說，作為子女，對他們沒有看法嗎？老人

到底哪一天轉過去的，哪天死亡的，我會信任他們嗎？」

進入4月，周浦醫院發來死亡醫學證明，又打電話催張愛娟寫遺體火化的委託書。醫學證明上，「直接死亡

原因」一欄寫着「多器官功能衰竭」。張愛娟不接受這樣的死亡證明，她質疑「多器官」是什麼器官，

「是肺，腎，還是肝臟？你不能籠統地糊弄老百姓。」

再加之沒有陽性報告，未確認過老人遺體，張愛娟不同意醫院火化，並告知：「沒有我們家屬的委託書，

任何人或單位都不得擅自處理我母親XXX的遺體。」對方回覆：「你的意見收到會反饋的。」四天過去，

她未收到答覆，又要求醫院把搶救記錄、視頻、轉院單都發過來，也沒有結果。

老人去世後，張愛娟不斷向東海索要核酸陽性報告。 


她打電話給曾長期照顧婆婆的Z姓管床醫生。「我一直和他要，他說『你別問我要，你手機上也可以

查』。」對方教她在「隨申辦」上查，隨後兩人在電話中一起查詢。「隨申辦」是上海政府推出的政務服

務APP，在「核酸查詢」的「老幼核酸助查」裏輸入姓名和身份證號，就可查詢未成年人和60週歲以上人

員的核酸結果。

查詢結果顯示「陰性」，兩人都傻眼了。屏幕寫着，數據由上海市衛健委提供，2022年3月24日11時07

分採樣，3月27日11時45分檢測。

核酸檢測結果混亂在當時的上海並非孤例。《財新》去年4月報導，一些家屬被東海打電話通知老人確診陽

性後，自行上網查看最新核酸記錄，仍是陰性。

去年4月2日，一段「上海市民與疾控中心對話」的錄音也在網上流傳。該市民表示其父親因密接被安排在

酒店隔離，最新一次核酸檢測在「健康雲」（注：上海「互聯網+醫療健康」公共服務的統一入口）上的

結果為陰性。在4月6日核酸檢測報告查詢功能遷移至「隨申辦」之前，上海市民通常在「健康雲」上查詢

結果。但隨後父親又接到疾控中心的電話，稱其核酸檢測為陽性，準備轉運。該市民在通話中質疑「健康

雲」的數據是否真實有效。



據張愛娟提供的通話錄音，當她詢問「陰性怎麼要轉周浦」時，Z姓醫生沉默數秒，而後說：「這（轉運）

是疾控出的數據。」張愛娟回憶，醫生表示，他們是根據「上面（疾控）」發的名單轉運老人的。

婆婆被轉運的原因始終未能解開。但到了去年7月中旬，東海又給張愛娟傳來一份核酸陽性報告，收樣、檢

測和報告日期均為2022年3月24日，與前述陰性報告同一天，但沒有具體的採樣時間。檢測單位為浦東新

區疾控中心，送樣單位為距離東海約六公里的社區衛生服務中心。張愛娟認為這份報告沒有可信度，她感

到氣憤，「從3月24日到7月初，都說沒有陽性報告，那你到7月14日怎麼又傳給我一個陽性報告呢？」

此前張愛娟還在手機上查到，老人逝世兩天後，3月31日15時03分仍有一次核酸採樣記錄，檢測時間、項

目和結果均顯示「檢測中」。為此，今年初她向浦東新區衛健委信訪辦提出，想要知道3月31日採樣的檢

測結果。不久，對方寄來答覆意見書，稱「2022年3月30日核酸檢測報告為陰性」。

「我說要檢測結果，31日的，他們答非所問，寫30日。」張愛娟說，「那你說是陰性，她死也是陰性，轉

運也是陰性，沒有陽過，她怎麼死亡的？」她強調，如果有陽性報告，那她能理解東海將老人轉運治療，

但如果沒有，那麼老人轉運和死亡就是院方的責任，是「人為造成的」。

2022年4月3日，一名市民在中國上海一條空蕩蕩的街道上推著一名坐在輪椅上的長者。



漏洞百出的材料 


與那些在東海逝世的老人家屬情況不同，張愛娟一家不得不同時與兩家醫院周旋。隨着蒐集到的材料越來

越多，疑問也越來越大。

今年3月初，張愛娟從周浦醫院拿到了婆婆的入院記錄、檢查報告單等資料。其入院記錄上寫着「核酸陽性

2天」：3月23日核酸篩查陽性被隔離管控，3月24日複查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患者精神萎靡，無發

熱、無咳嗽、無頭暈、無頭痛、無咽痛、無肌痛、無鼻塞流鼻涕等不適。

張愛娟找到周浦，要求提供23與24日兩天的陽性報告。對方稱他們沒有，老人是從東海轉過來的，讓她去

問東海。東海則表示，他們沒有寫過「兩次陽性」，這是周浦寫的，讓她找周浦要。「滑稽吧，你們兩個

院推來推去，說明根本就沒有陽性報告，只有陰性。」張愛娟說，「要是有，你為什麼不提供呢？」

周浦提供的檢驗單中還有一份3月30日的核酸陰性報告，採樣時間為3月29日10時02分，距離死亡去世時

間只有53分鐘。但「隨申辦」APP上沒有這次檢測相關記錄。

她還指出，周浦提供的這些報告單上還存在許多漏洞。例如，與「採樣、送檢、出報告」的正常順序不

同，一份標本為「靜脈血」的檢驗單上，送檢日期為2022年3月26日22時30分，而報告日期卻更早，為

26日22時22分。另一份檢查尿素、尿酸的單子，採樣時間為26日22時58分，送檢時間卻為同一天22時

47分。

更離譜的是，老人的年齡也從97歲變成了80歲。她質疑，連最基本的年齡都不對，這些資料可能真實嗎？

今年2月底，他們家去周浦看老人遺體，醫院當時也給他們看了這些檢驗單。「我那個阿哥就發火了，說這

誰啊，80歲，我媽80歲啊，他開始發火罵他們了。」周浦的人當場承認錯誤，稱可能是他們搞錯了。

入院記錄寫着的「患者於3月25日由120轉運來我院」，也與之前周浦在電話中所說的「3月28日」不同。

記錄上的「既往史」，除了婆婆本身有的腦梗、高血壓和股骨粗隆間骨折，還寫了「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

心臟病」和「缺血性心臟病」。但張愛娟表示婆婆並沒有心臟病。

長期醫囑單子上，3月28日13點被標記了「告病危」，但醫院當時並未通知家屬。他們第一次接到通知，

是老人去世的十個小時後。還有出院小結費用，張愛娟稱，她將明細中所有項目的價錢加起來，離單子上

所寫的總費用還差75元。「這些東西造假造得太粗糙了。」

這些材料被她一一疊好，整理在檔案袋裏。這將近一年的時間裏，她一直在講述這個事情，每個日期都被

她深深記在腦子裏



她深深記在腦子裏。

堅韌是刻在張愛娟的骨子裏的。去年，她堅持不願讓核酸檢測人員把棉簽伸進喉嚨。她向對方爭取「吐唾

液」檢測，起初被拒絕。「我們國家做核酸，有鼻拭子、咽拭子、痰液，」她拿出文件給對方看，「不是

有的嗎，是你們沒有學習到位啊，還怪我，是你們拒不執行。」吵到最後，對方便同意了。後來，張愛娟

都自己帶杯子過去，把唾液吐在杯子裏，他們再用那根棉棒在裏面攪攪。

面對周浦，張愛娟的訴求是得到老人去世前的真實資料。但她現在一打電話給周浦，找某個負責人，「他

們就回避我，『啊他不在，你這個問題我沒辦法回答』。」

而與東海的談判也並不容易，這幾乎是所有家屬的共識。 


去年夏天，陳林一家到東海談判。他的家人於去年4月初在東海去世，核酸檢測為陰性。3月初最後一次探

視後，陳林接到醫院通知，3月6日全院封閉，家屬不能進入。此後一直到家人去世，陳林再也沒有收到東

海的消息。院方給出的起始「慰問金」為1.5萬元。與陳林家談判的是一位東海管理層的人，態度惡劣且強

勢。去之前，他們就聽其他家屬講過。

陳林家老人做過氣切手術，平時住在專門的氣管病房，有兩名護工照顧六位老人。護工每天需要消毒氣管

導管，為老人排痰，還要打碎食物並用胃管餵食。負責他們病房的護工早在3月26日就外出隔離了。陳林

認為，當時東海內部「亂哄哄」的，從家政公司新來的護工也不知道每個老人的情況，肯定不會那樣細緻

照料。那時他便懷疑，要麼是氣管沒有消毒導致肺部感染，要麼老人是餓死的。



上海東海養老院。

新護工的確見證東海內部的混亂。據端傳媒去年4月報導，當時一名臨時護工表示，她們在沒有醫生的情況

下「不敢瞎喂」，老人只能硬挺着，「有的連飯都吃不上，真的是太可憐了。」另一護工稱，當時有很多

醫生護士都是外院過來援助的，並不是長期照料老人的人員。該護工於3月25日進入東海，並在10病區和

23病區幫幾位離世的老人穿衣服。其中一位光着身子的老太太，手腳僵硬變形，身上只墊着尿不溼。

有家屬透露，東海去世老人家屬群中有一姑娘的父親六十多歲，雖不能行走，但腦子靈活，還能用手機。

去年，她父親在最後一通電話中告訴她，自己一天沒有吃東西了，他還聽到醫院裏的老人在叫，情況很

慘。

家人去世後，陳林便向東海索要搶救記錄和監控，但當時沒有給。到談判當日，東海又拿出一份記錄，顯

示曾搶救半小時。他認為這是事後補的材料。他們再次要求院方出示病房監控，對方表示時間過去太久，

已經沒有了。

面對陳林一家提出的許多關鍵疑問，對方概不回答，稱自己不是當事人，不了解具體情況。在老人死因

上，院方不承認老人餓死，而是腦梗後遺症，綜合各種基礎病去世。但去年4月，醫院打來電話告知老人逝

世時，說的死因是「肺部感染」。「他說，你們不是醫生，不懂的，她原來這個毛病就不行了。」

陳林發現，東海談判原則是不承認、不下結論，只談「慰問金」。「也不說賠償，就是慰問金。」談判

前，陳林家了解到，有家屬最高拿到5萬金額。當天吵了數小時後，他們最終也得到了這個數目。

有的家屬就不那麼幸運。去年年底，有家屬火化了老人遺體，因為一直被「冰」着，家人心裏不安，壓力

太大。後來他再去找東海，院方已不搭理他，「到現在也沒處理，沒有賠償。」還有一家屬在談判時，院

方讓他先收下3萬撫慰金，火化後再另外賠償他。但當他火化完再找東海，對方卻抵賴稱，已經給過他3萬

了。

談妥「慰問金」後，陳林火化了家人遺體，把骨灰寄存在殯儀館。他們打算在冬至日轉移去墓地。12月全

國解除封控後，一家陸續感染，又被擱置。3月底的一個雨天，陳林終於取出寄放了數月的骨灰盒，驅車前

往離家50公里外的海邊公墓。他們去年買墓地時選擇了壁葬，把骨灰盒嵌在大理石牆壁裏，花了7萬。

與東海正式交鋒 




去年父親去世，加上纏身多年的拆遷官司，張愛娟在11月才與東海約好面議。臨行前一週，她臨時居住的

酒店又被封控，沒法過去。因房屋被徵收強拆，張愛娟一家在這個酒店已經住了兩年多。今年2月底，她才

開始與東海面談交涉。負責處理她們家糾紛的是那位Z姓醫生。張愛娟稱，該醫生目前已升為醫務科科長。

雙方焦點集中在老人3月24日的核酸結果、為何轉運、死亡原因、是否積極治療，以及賠償金額。 


張愛娟認為，東海提供的3月24日核酸陽性報告為假。對方表示，如果她覺得是假的，她可以去告。「如

果你那個（陽性報告）是真的，那我這個陰性報告是什麼呢？難道你說上海市衛健委是假的嗎？你敢說這

句話嗎？」但對方也沒有不認可陰性報告，只是迴避這個問題。

張愛娟也想知道老人逝世的原因。死亡證明上並沒有寫明是什麼引起「多器官功能衰竭」，只在「促進死

亡，但與導致死亡的疾病或情況無關的其他重要情況」一欄寫了腦梗死後遺症。

她質疑，如果真按照醫院所說的，老人核酸為陽性，為何24日沒有任何藥物使用的記錄。醫院一般會將有

效期24小時內的用藥記錄在臨時醫囑上，但她從東海拿到的臨時醫囑顯示，3月19日之後老人沒有再用過

任何藥物，直到24日14時寫了「今日出院」，而後又有黑色字跡改為25日23時出院。對方回應，他們沒

記錄不等於沒做。「你最基本的用藥記錄都不記了，你會做嗎？我就問他。」

據張愛娟提供的錄音，面對用藥的質疑，對方還稱：「您也看到了，它這個新冠吶，它是不需要什麼藥物

治療的呀。」張愛娟很憤怒，「得了新冠應該是要積極治療，怎麼是無需治療了？」

她想調出老人在東海的用藥流水明細，上面可能有老人每日服用降壓藥的記錄。但對方讓她先辦理老人出

院手續，再給她明細。張愛娟拒絕，一旦辦理，她們家就和醫院沒有任何關係了。



2022年3月30日，上海封城，一名男子拿物資到一所被封的養老院門口。

賠償金額的談判也很艱難。2021年下半年，婆婆曾在東海摔倒骨折。當時院方稱是老人自己在床上摔跤受

傷的，但張愛娟丈夫在周圍無人時問過老人，她表示是護工給她洗完澡穿衣服時摔的。此次面談，張愛娟

提出要婆婆骨折的賠償。

對方反問，當時他們家為什麼沒有提出賠償。張愛娟稱，那時老人還在骨折恢復期，本來想做傷殘鑑定，

又覺得有些折騰，就想着直接和醫院談賠償，但後來上海發生疫情，接着又封控了。「沒想到疫情一落，

人都沒了，你還怎麼弄啊，很多事情你是沒有辦法預測後面發生什麼的。」

對方又稱，老人後面可以坐輪椅了。「他意思是不要賠償，老人骨折都可以坐輪椅了，恢復得蠻好的，賠

什麼啊，一副耍無賴的樣子。」張愛娟想到這又來氣，「我說，她恢復到輪椅了，不代表你們就沒有責任

了，不代表她沒有骨折過、沒有經歷過痛苦啊。」

張愛娟稱，婆婆體質很好，原本還想着給她辦百歲大壽。老人八十多歲時，兩人還常一起到處旅遊、爬

山。婆婆的妹妹如今也90多歲了，還能自理，一個人燒飯、看病，做什麼都是自己。「如果她不是這次摔

跤和疫情，她的狀況會很好的。」

那時，婆婆的醫療費也讓家屬先結賬，「讓我們先出，說（其他的事）以後再說。」張愛娟指出，骨折的

責任應由東海承擔，而不是不在身邊的家屬，要求醫院退還醫療費。「老人是你們照顧不當引起的骨折，

還讓我們出醫療費，根本就不合理。」對方推卸稱是護理公司造成的。張愛娟回覆，他們是委託東海照顧

老人，而不是交給護理公司，第一責任人是東海。

張愛娟稱，如果老人還活着，按照最低等級的十級傷殘鑑定，起碼也要賠十幾萬。她也向東海提出，按照

國家對人身損害賠償的規定，死亡賠償金應按照受訴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標準，

按二十年計算，75週歲以上人員以五年計算（注：出自《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

律若干問題的解釋（2022修正）》）。「他說，你講的那個賠償那麼多，按五年計算。我說，這個是國家

賠償上有規定的，不是我定的，這個三萬塊倒是你們醫院自己定的。」

愛 坦誠 院方 意 談 也會退讓些 能夠妥善 決 多東 也 追究 前



張愛娟坦誠，如果院方願意好好談，她也會退讓些，只要能夠妥善解決，很多東西她也不再追究。但目前

院方的態度讓她感到心寒。「都『哎呀這個不行』，『那個不行』，就給3萬塊。我說，你定的價嗎，一個

老人的命你們定了3萬，而且她不該死的。他說，那你意思是說，她不轉周浦，就不會死了嗎？」

張愛娟一直希望東海能讓有職權的人出面，而不是由一個剛升為科長的前管床醫生和她談。 


「醫院要拿一個『錯了就錯了』的態度來，要面對現實、解決問題，不是一味迴避。」張愛娟說，「我們

老百姓也知道維權很困難。我說，我不追究你醫療事故什麼，最起碼你要有個明朗的態度來解決這個問

題，醫院現在領導都不出面。」

「不管你（賠償金額）拿多與少，最起碼你拿個態度出來，你好好得到家屬諒解，把事情處理，就沒事

了。他就是不出來。」她認為，對方不肯出面的原因，是因為沒辦法回答她提出來的很多問題，「所以個

個都在逃避。」

以前，張愛娟和這位談判的Z姓醫生就因「過多檢查、過度用藥」的問題有過沖突。 


一次她查看老人用藥明細，發現醫生開了促進心臟康復的中成藥，每天接近一百元，那個月開了三千。在

那以前，張愛娟都沒有打過賬單。她問了護工才得知，婆婆平時並不吃這種藥，只吃高血壓的藥。Z姓醫生

還給老人開了很多檢查項目，但實際上也不做。「就是套用醫保！他還隔三岔五給她查梅毒，可笑不？」

後來Z姓醫生與她明講，如果他們不拿這個賺錢，能怎麼辦。又商量說，兩個月開少一點，一個月開多一

點。她沒有明確同意，告訴對方「不要過分」，此後便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今年3月中旬，和東海第三次交涉的最後，Z姓醫生表示，會去和領導商量她提的賠償問題，讓她回去等電

話。但過了清明，也沒有人聯繫她，東海還在拖延。「這麼長時間，都一週年了，都不給她有個妥善的解

決方法。」

她又主動打了一次電話，對方態度冷淡，仍堅持就給3萬。 




2022年12月23日，中國上海，一名男子將一名坐在輪椅上的長者推向一家醫院的急診室。

漫長的維權史 


在東海維權前，張東娟有過四五年與權力部門打交道的經驗，這些經驗和她堅韌的性格，讓她沒有像其他

家屬那樣過早妥協。從2016年起，張愛娟一家因為房屋徵收拆遷的事宜一直在打官司。考慮到老人的健康

安全，他們把她送去了養老院，2018年又送進東海。

張愛娟把這幾年打官司的行政裁定書等材料都保留了下來，夾了厚厚一疊。有人對她說：「哎呀你樣樣東

西都學會留證據。」她很無奈：「我本身也不懂的呀，我們什麼都不懂，也是被逼出來的。」

她丈夫身體不太好，房子強拆和老人去世的事，都是張愛娟在跑。她常常睡不好，「實際上靠我一個人，

精神上也挺累的。」很多人一聽他們家的事就說：哎你一個女人，還能怕你能怎麼樣怎麼樣？「我說我一

個女人，我就不能處理事情嗎？我說你就把女人看得很懦弱。」

2016年9月5日，靜安區政府以公共利益為由，決定徵收張愛娟一家四層高的自建房。此後幾年，張愛娟

一直就徵收過程中政府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進行起訴。2020年，在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二中

院」）做出徵收決定和補償決定案的一審判決後，張愛娟在規定時間內上訴至上海高級人民法院。而後，

在靜安區政府申請「強制執行」房屋徵收補償決定的二中法院行政裁判書中，卻寫着張愛娟家「未提起上

訴」，並宣告「准予強制執行」。

2020年9月1日早晨，張愛娟正準備出門，突然被一陣砸窗撬門聲驚嚇到。一群不明身份的人闖入她家

中，將她打倒在地，搶走手機，幾個男的又扯着她頭髮推上一輛麵包車。那天她丈夫在回家路上，離家還

有幾百米時，被五六個人打倒後抬上麵包車。她女兒因身體不適正在床上休息，也被幾個男的從被窩裏硬

拖強拽下來 推上車 家就從這 天起被推倒了



拖強拽下來，推上車。家就從這一天起被推倒了。

他們被送去一家酒店。張愛娟和女兒住一間，被24小時盯着，無法出房間門半步。房間位於2樓，面積不

大，有兩張小床，張愛娟估計不足十平方米。看守的黑衣保安人員，兩小時換一班，一班兩人，有男有

女。男的在房門外守着，女的有時和張愛娟擠着睡覺，有時坐椅子上。張愛娟要求帶女兒出去看病，被拒

絕；她的手指在強拆那天手傷，要求出去治療包紮，也被拒絕。那時還很熱，但房間裏無法開窗，他們沒

有換洗的衣服。廁所裏還有攝像頭，張愛娟只好拿紙塞住。

第三天，張愛娟再次向看守人員提出，放她們一家出去，保安稱街道領導不同意。趁對方在門外商量事

時，張愛娟一腳踢上房門，反鎖。她用前兩天討來的熱水壺砸破窗戶，向外呼救，有路人聽到後報警。她

準備鑽出窗戶，但門被踢開了。保安人員衝進來要打她，張愛娟拿起兩塊玻璃架在脖子上說：「你們再進

來一步，我就把自己抹死。」

為穩定張愛娟一家的情緒，她們被安置在另一家公寓式酒店，直到現在仍住在這裏。砸窗戶那天，剛好有

人去她丈夫房間，讓他簽署同意房屋拆遷的文件。至今，他們家都還未簽字。

如今張愛娟家所在地成了一塊綠地。百度街景地圖意外留下了他們家過去幾年的樣貌。從2013年那條街上

還有一些小餐館，到2019年只剩下他們一家矗立，鄰居均已被拆，東邊還出現了一座新建的高樓。

過去房子還在時，他們做飯館生意，一個月有幾萬收入。從2018年不被允許營業後，他們家就斷了收入，

那時靠着丈夫每月不到三千的退休金。強拆後，張愛娟家生活過得很節儉，她向地方政府申請生活困難的

補助，但不被受理。

這塊地是張愛娟的公婆在解放前攢錢買下的，自己造了房。張愛娟夫婦在20多年前再重新翻建。婆婆到去

世時都不知道房子被強拆的事。他們不敢告訴她。

「如果我們老人不放在護理院，房子也不拆，也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張愛娟說。 




2023年1月3日，中國上海，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急診室走廊上，患者躺在病床上。

尾聲 


張愛娟打給過婆婆生前的另一名管床醫生，希望院方儘快出面解決。對方讓她不要再打來。「我說，你讓

我別打你電話，原來是你管她平時的救治用藥，我們老人是怎麼死，你不明白嗎？」

「我說，上有天下有地，你們作的惡，不要認為我們沒看見就不知道，心裏就不明白。」 


「我說，您給我說，她是怎麼死的。」 


「我說，不要以為你們說的好聽，好像對她搶救，搶救了嗎？」 


醫生不再說話，只是嘆氣。「他說，我也沒辦法。」 


三週前，張愛娟把兩個醫院的出院小結、檢查單等所有材料遞交浦東衛健委，提出要調查這些有漏洞的報

告是否真實，要求追責並儘快解決問題。上週，她收到了寄來的答覆。

但張愛娟被氣到一夜沒睡着。對方沒有解釋3月24日的核酸為何存在兩個結果，也沒有重申那天到底是陰

性還是陽性，更迴避了張愛娟指出的其他材料造假問題。

信件僅答覆：「您反映婆婆XXX2022年3月24日1份核酸檢測出2份結果，故質疑檢測結果準確性。經核

實......疾控中心2022年3月23-24日期間連續收到兩份XXX的樣本......採樣時間2022年3月23日13時10

分......採樣時間2022年3月24日5時7分......疾控中心於2022年3月24日完成上述兩份樣本檢測，並將檢

測結果反饋至送樣單位。故不存在您擔心的檢測造假情況。」



這份文件的落款為2023年3月13日，但張愛娟是3月22日才投訴的。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張愛娟、陳林為化名


